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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别的时刻、这样一个特别的舞台上重

逢。这真是个令人惊喜的场面，我们激动

地拥抱，激动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完全忘记了我们是在现场拍节目。

我想，这个节目既是杨洪基从艺50年的标

志，也是我们共同走上音乐人生道路的一

个里程碑。

今年4月，时隔不到一年，我又回到

了北京，回到了清华园，又和同学们欢聚

一堂。为表示我对母校、军乐队和同学们

的一点心声，特奉献上一曲《清华之歌》

和《海风乐队合奏曲》，以资纪念。

2010年5月于北海

张齐学长（右）与杨洪基重逢在“艺术人生”

我们的自01班
○王光海 (1970自控)

46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优秀高

中毕业生聚集在美丽的清华园，组成了自

动控制系自01班新集体。从那时开始，我

们的命运便不同程度地和自01班联系在一

起了。

46年后的今天，我们或已满头银发，

或已满口假牙，或是记忆衰退，或是体力

渐弱，然而每当想起老同学，或者有机会

见到老同学时，心里总是那样的高兴。我

们的记忆一次次地回到了年轻的时光，回

到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大学时代！

我们在学校念了不到两年的书，就遭

遇了“文革”的冲击，优美的学习环境被

破坏，大好的学习时光被荒废。但大家后

来都能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成为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清华大学多年形

成的好校风对我们的

影响是深刻的。我们

不敢浪费时间，每逢

星期日，最多休息半

天。进了大学，认真

读书是第一位的。每

天除了中午和晚上在

宿舍里休息外，即使

同宿舍的人也很难见自01班在校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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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各人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都到不同

的地方去学习。班上有几位同学学习特别

突出，如赵南元同学，学校举行的各种业

务竞赛活动他都参加，而且保证能拿到

奖，如机械制图基础画三视图比赛、拉计

算尺比赛等等。他不但学习成绩突出，还

多才多艺，喜欢摄影，还能绘声绘色地唱

上几段优美的戏曲段子。黄煦同学，做作

业往往不按照老师讲的思路去做，而是自

有一套思路，让批改作业的老师十分为

难，因为他看不懂这种思路，但结果是正

确的。黄煦同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大

家都愿意和他聊天，开阔思路。还记得我

们曾找来一本俄语词典，任意指定某页上

第几个单词，让黄煦说出它的词义，结果

是八九不离十，可见他的单词量不小。后

来他改学英语，硬读英语小说，如《格列

佛游记》，他在书中写满了英语生词的汉

语注释，他学习英语时所使用的词典却是

英俄词典。有同学脑子特别快，我们常常

找些难题来做，看谁先解决，这其中，张

金水同学常能拔得头筹。也有的同学自学

能力特强，这自然要提到陈太恒同学，他

能在很短时间内自学完一本书，我们奉送

他“电子脑”的桂冠。

我们班是个充满友谊和颇具浪漫色彩

的集体。

图书馆前的三院教室中有我们班的一

间专用教室，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就是在

302教室开的。每位同学都用家乡话介绍

自己的基本情况，生动活泼地体现了来自

五湖四海的我们的个性。同样在毕业前，

在2号楼前广场上召开的最后一次班会

上，每个人再次用家乡话说告别辞，表示

我们即将奔赴五湖四海。还记得我们班在

1965年元旦的第一次联欢会上互赠礼物，

所有的礼物必须是每人亲手制作，而且是

匿名的，通过抓阄的办法分配礼物。不知

道是谁的主意，又采用了什么办法，让女

生们的礼物全都落入男生手中，且在过了

很长时间后也不能确定自己所得的礼物来

自何人。当然，自己的礼物被谁得到那是

清楚的。一位男同学得到绣有“克勤克

俭”字样的针线包，显然是出自某女同学

之手。

数学小课和业务辅导答疑等常在三院

教室里进行。我们忘不了教过我们的各位

老师，其中宋烈侠老师和胡露犀老师给我

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她们那永

远慈祥的微笑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们难

以忘怀。只代过一次课的李欧教授讲“场

论”，本来复杂深奥的理论被他讲得那样

明白清晰。在“复课闹革命”后，给我们

讲电子学的许道荣老师声音洪亮，条理清

楚，动作潇洒，虽然讲课不久就被运动干

扰而中断，我们还是十分欣赏并记住了

他。讲电工课的老师大概也不易被我们忘

记，因为他讲课时的姿态与众不同，眼睛

不看同学而是始终盯着天花板，有点奇

怪。我们和老师成了朋友，高黛玲老师的

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曾经在王庆瑞等同

学带领下游览颐和园。

同学间的相互关心，时时处处都能体

现。班上的女同学发现有的男同学不善打

理自己的生活，吕珍云、孙云黎等便组织

班上的九位“爱心卫生战士”，一起来到

男生宿舍搬衣服抱被子，回到她们宿舍里

去拆洗晾晒缝，当天处理完再给送过去，

不耽误这些男生的使用。

我们有时在周末也一起出去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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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校园里拍拍照。一次我们把很少

有工夫和大家一起玩的陈元同学邀来照

相，在校园多处摆上各种姿势，加上不同

的排列组合，认认真真地照了又照，直到

照相机的计数器上已经显示39张，可是进

胶卷的旋钮还能转动，我们才怀疑是不是

出了问题。后来打开胶卷盒才发现，胶卷

还在暗盒里睡大觉呢，我们的时间和感情

全白费了！

班里几位喜爱照相的同学常聚在一

起研究照相和洗相放大等技术，自己利

用废物制作放大机，还舍得花“大钱”买

来彩色放大相纸和彩色冲洗药品，自己配

制了彩色显影液和定影液。当时买一张12

吋彩色放大纸要十几块钱，而我们一个月

的全部生活费一般不超过20元，属相当

奢侈了。每当获得一张彩色照片时，都会

爱不释手地拿在手里欣赏着。为了全面掌

握照相技术，在黄煦同学的带动下，好几

位同学还自己利用废物制作放大机，其

中曹余勲设计的折叠便携式放大机最有

特色。

除了玩照相，班里的同学还特别心齐

地一起装万用表，所使用的材料，像表

头、开关、电阻等全是到海淀

镇上的废旧物资商店买来的，

特别便宜。有了万用表后，我

们就有条件进一步安装起半导

体收音机来。我们从城里批发

过数百套半导体收音机元件，

除自己用外，还分售给对此也

有兴趣的其他同学。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只花

了五块钱就抱回一台手摇发电

机，一试还挺好，我们曾经

用它在圆明园的池塘里电过鱼呢！那时

候，圆明园完全是荒地，小动物很多，我

们同学经常可以从那里抱个小刺猬回来在

宿舍里养着。曹余勋是我们班的画家，

他心细手巧，画出来的画让我们爱不释

手。在他的影响下，几位同学居然为班

上的同学画起了漫画肖像，简单一两笔，

还真像。

上大学的时候也正是京剧样板戏盛行

的时期。《人民日报》上常常刊登大家喜

爱的唱段的词曲唱谱，而我们班里也不乏

京剧爱好者，大家推举写得一手漂亮汉字

的王庆瑞同学为我们刻钢板，油印出来发

给每个人学习，文娱活动的气氛十分活跃。

清华大学对体育十分重视，刚上大学

不久，学校开运动会，作为班长的林福宗

却要从操场溜走不看。他说：“女孩子只

穿条短裤露着大腿在操场上跑，多不文

明啊!”立刻就有同学反驳他说：“你们

中学拍的那张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照上，没

有一个穿鞋的，全光着脚丫子，那文明

吗？”这段对话相当有趣，它反映了近半

个世纪前不同地区的差别。还记得林福宗

在体育课上学习滑冰的时候不幸与别人相

毕业35周年聚会，返校同学在世纪鼎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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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造成胫腓骨的损伤，绷上了石膏在床

上躺了些日子，不过在大家的关怀下，很

快就康复了。

每天下午4点后，我们在东大操场上

认真地完成每天的锻炼计划，还把具体内

容记在表格里。孙政顺和孙云黎等同学是

学校体育代表队有很好成绩的运动员，是

我们班的骄傲。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全系规模的劳动，

是到河北省邯郸市一个为海军制造海上舰

艇指挥仪的军工厂。我们集体住在一个

楼里，地上铺上褥子，一间屋子可容纳

二三十人睡觉。那是在冬季，热电厂的暖

气经常会在夜间烫着同学们的脚。每天早

晨排队从住地往工厂走，那浩浩荡荡的大

队总是吸引着不少当地居民驻足观望，

常有人边看边用手指头记数，嘴里数着

“一、二、三……”问他们数什么，原来

是数队伍中戴眼镜的人数呢！ 

我们帮助车间设计了一个粗磨光学玻

璃棱镜的夹具，因为棱镜的面与面之间的

角度是有要求的，使用合理的夹具，可以

减少研磨的次数，提高加工零件的精度。

这种夹具的设计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简单

的，只要有中学几何和三角的数学基础就

足够了。车间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在你

们看来这样的活很简单，可是能做这样简

单设计的人才，工厂里却很难找到！”

我们“文革”前上大学的两届同学是

在同一年毕业的。1970年，根据当时的形

势，大约四分之一的同学留在学校工作。

那时的分配工作给我们留下了神秘的感

觉。领导学校工作的是军宣队和工宣队。

当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天赋的同学被分配

到一些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远地方的小

工厂的时候，心里十分难受，记得黄煦

同学当时就忍不住抗议：“这简直是在

犯罪！”“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多

少钱，就为让他们去做简单的体力劳动

吗？”但那时候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30个同学，一个个地经过和领导的谈

话，回来后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因

为领导并不直接告诉你结果，而是给你个

模糊的“谜面”，让你自己去琢磨。分配

方案终于公布了，有的高兴，有的发愁，

但没有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大家全都平静

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前往各地报到并在

那里开始新生活。

毕业后，虽然大家分布在各地，远隔

千山万水，但相互间的联系却从未断过，

自01班这个集体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毕业而

消失。在过去的40年里，它继续存在于我

们同学之间兄弟姐妹般的友谊之中。北京

的同学们每年的校庆日都会欢聚一堂，畅

叙友情，畅谈天下事。当有外地同学来京

时，北京的同学总是尽可能地聚集起来与

之相会，这已成为我们的传统。

5年前，刘洪发同学倡议建立了班级

网页，几年来，我们班的网站人气还是最

旺的，有同学们工作、出差、出国探亲或

外出旅游的动态消息，有同学相互拜访的

照片，有如何保养身体的经验交流，有怎

样做好“东坡肉”的技术指导，也有同学

写的小说、杂文、回忆录和旅游纪实文章

等等，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退休生活。

最后祝愿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幸

福，趁现在还不太老，对自己好一点，去健

身吧，去旅游吧，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2010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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